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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禮敬彼世尊、阿羅漢、正自覺者。
比丘波提木叉注釋：
「以清淨心禮敬了佛、法、僧，
分別［區分］禮敬、致敬、尊敬（與）恭敬。
毗奈耶［律］的持續運行延續了上座系傳統的燈（明）。
合掌禮敬先前諸阿闍梨獅子。
大仙闡述了諸上首無罪法，
至進入解脫門的波提木叉。
又那可樂、謙遜、生活嚴淨、
與律行相應的梭那長老所乞請。
對此處生起疑惑之諸比丘的解釋，
為了度脫疑惑圓滿地抉擇依於諸大寺住者的誦法，
名為清淨的『度脫疑惑』我講解說。」
    在此「波提木叉」向最解脫、極解脫、極勝妙、最上之義。此以語義而成一種。
    以戒、聖典區分則成兩種。
    這裏於「防護波提木叉律儀而住」和「此最先、此在前、此在現前之諸善法，以此而說波提木叉」。等說為戒波提木叉；於「兩部波提木叉以廣說而通曉」等說為聖典波提木叉。
    於此，若人守護、保護戒，將免除、解脫惡道等諸苦。或自己責難等怖畏為戒波提木叉。對那些波提木叉的說明「解說」即是聖典波提木叉。
    最初以語義而說，兩者也有共通。在此解說戒波提木叉。也說明瞭聖典波提木叉。聖典以解說而說明瞭其意。
    此聖典波提木叉有比丘波提木叉和比丘尼波提木叉兩種｛2｝這裏以「尊者們，請僧團聽我（說）。」等五種誦區分而定為比丘波提木叉；以「尊姐們，請聽我（說）」等四種誦而區分定為比丘尼波提木叉。
這裏誦戒序、誦波羅夷、誦僧初殘、誦不定（和）廣誦名為比丘波提木叉的五種誦。
    這裏，誦戒序為：「尊者們，請僧團聽我（說），……」髮露了實是這位比丘的安樂。在此我問諸具壽，「於此是否清淨？」第二次我再問……因此默然，此事我如此（憶）持。」說後，「尊者們，已經誦出（戒）序了。」等方式，其餘的說在宣說已聽聞已經誦了。
    誦波羅夷等區分從（戒）序為最初始，波羅夷等結束，從而應當結合，只是（更）詳細［廣說］。從「其餘的應宣說已聽聞。」之語，在誦波羅夷等未結束而有障難生起，則一起應當說其餘的一（聽）聞。如果誦戒序未結束，則不名應當說一（聽）聞。
    比丘尼波提木叉，除去誦不定，其餘的只（如）所說的方式。
    如此的五種和四種誦而區分定為兩種波提木叉。這將解釋。因為這裏比丘波提木叉為初，所以為瞭解釋而說此。
   「請聽我（說）等乃賦予決定其義［目的］， 具足戒（行），好了學習的比丘門，請聽我（說）。」 

    這裏「請聽」（sunatu）：乃命令聽此的言辭。
   「Me我」：那位誦者指出他自己之詞。「Bhante尊者們」：尊敬、崇敬之詞。「Sangha僧團」：人的團體之詞。
    此乃所有的誦波提木叉者首先都應誦之詞。世尊在王舍城聽許誦波提木叉所說。
    因此，如果由僧團長老誦波提木叉，則他應稱「賢友們」。如果由較下座（誦波提木叉），則依巴厘聖典的方法，他應稱「尊者們」。
    由「誦波提木叉屬於長老的責任」之語而僧團長老應誦波提木叉。或由「諸比丘，我聽許任何聰明、賢能（有能力）的比丘（誦）波提木叉屬於他（的責任）」之語而較下座者應［可］誦波提木叉。
    「Saïgha僧團」：以這字（意）即（包括）所有的人之團體而說。
    又以應施僧和通俗僧而成兩種。這裏的「應施僧」是指［說］八（種）聖人之團體。「通俗僧」是指以無區別（所有）的比丘團體。此（通俗僧）既是這裏的（僧團）之意。
   ｛3｝而為（僧團）以羯磨（的人數）而有五種：四群（四人）、五群（人）、十群（人）、二十群（人）、超過二十群（人）「僧」。
     這裏的四群［人］（僧）除了受具足戒、自恣、出罪外，能做一切僧羯磨。 五群［人］（僧）除了在中國［中印度］和出罪外，能做一切僧羯磨。十群［人］（僧）沒有任何僧羯磨是不能做的。超過二十群［人］（僧）也是相同。
     如果需要以四群［人］等僧團應執行的羯磨，較不足（人數）則不可以做（其羯磨）。此乃為了顯示以超過（人數）為了適合「來執行」之意而說。
     在這裏取全部，而四群［人］（僧）即是通俗僧之意。
    「Ajiuposatha今天布薩」：今天是布薩日。以此而排除非布薩日。
    「Pannaraso十五日」：以此而排除其他的布薩日。
     以日（來區分）有三種布薩（日）：即十四日、十五日和和合日布薩。如此說成三種布薩
    這裏，寒（季）、熱（季）（和）雨（季）各於第三（和）第七個半月，各二（乘）（三季）等於六個十四日，其餘有十八個十五日。如此在一年有二十四個布薩（日），有這麼多的正常作持。
    由「諸比丘，我聽許一次半月可以在十四或十五（日）誦波提木叉。」之語，又由「客（比丘）應當隨順舊住（比丘）。」等語以及有向此之其他因緣也可以在十四（日）舉行布薩。
    1.住過了前雨安居，在迦提那的滿月（日），如果他們被爭論者所惱亂而想自恣。
    2.又前迦提那月黑半月的十四（日）或後迦提那（月）的滿月（日）。
    3.以及住過後雨安居，後迦提那(月)的滿月(日），則有這三種自恣日.這也是正常的作持。
    像此因緣，若有兩個迦提那（月）的滿月（日），在前面的十四（日）舉行自恣也是可以的。
    如在《橋賞彌健度》中而來的方法：「已破的比丘僧團已經恢復，在比丘僧中為了息（諍）事而行僧團和合，就應當在那時舉行布薩，當誦波提木叉。」由此語除了十四（和）十五（日）之外，其他任何日稱為（和合）布薩日。
    如果以住過雨安居，而在迦提那月之間，這稱為和合自恣日。
    在這三日之中，「十五（日）」即排除其他（兩種）布薩（日）。
    所以，以這「今天布薩」之語排除非布薩日。因此（非布薩日）不應舉行布薩。
    若在其他布薩日之名時，應當舉行布薩。若在十五日（舉行布薩），應說「今天十五日布薩」。如在和合（日）布薩，則應說「今天和合（日）布薩」。
    「Yadi sanghassa patta kallm 假如僧團已到適時」：這裏以到這羯磨的適時為已到適時。適時已到為已到適時。
     此（已到適時）由四種條件所構成，如注釋書的阿闍梨們所說：布薩與多少位比丘（來參加）達到（有效之）羯磨，及沒有（違犯同分之罪）和此中沒有應被遣出眾，稱為「已到適時」。
     這裏「Uposatho布薩」：在三種布薩日的任何一種布薩日。不在那（布薩日）（舉行）僧團的布薩羯磨，不名已到適時。如說：“「諸比丘，不得在非布薩（日）舉行布薩，如果舉行（布薩）犯圖吉羅。」
    「Vavatika ca bhikkhu kammappatta多少（位）比丘（來參加）達到（有效之）羯磨」：所到的那麼多為比丘對那布薩羯磨適當、合適的，至少限定為未被僧團舉罪的四位合格「清淨」比丘，而且他們處在同一界內，（彼此）不分離於手臂距離（之外）。
    「sima界」：由己結之界和未結之界總有兩種。
    此中超越是十一種失壞「失效」界，與三種成就相應的以界相為相（僧團羯磨）共許共結之界稱為以結之界。
    6｝由「〈太小、太大、（界）相破損、日影之（界）相、變（界）相、�站在界外共結、在河川共結、在海洋共結、在天然湖泊共結、以界與界相重疊而共結、以界與界相覆蓋而共結〉捨棄這十一種方式（所結）的界羯磨」之語，此（十一種）名為失壞［無效］界。
    如果那個地方不能容納二十一位比丘作下稱為「太小」。
    超過三由旬共結「共認」乃至發端之量也成為「太大」。
   「（界）相 破損」即是諸界相沒有相連。宣稱東方（界）相之後，次第地選稱南、西、北方後再宣稱之前已宣稱的東方 ，（為了除去逆向宣稱）如此稱為界相沒有破損。如果依次第的程式進行，而只宣稱到北方（界）相之處就停止了，此即稱為（界）相破損。此外，在皮心樹（塔什沙拉樹）或樹樁，或塵堆或沙堆其中之一，再一（界）相之間而共結「許」，也稱為「（界）相破損」。
    山等影取任何一種應為（界）相而共結「許」，稱為「日影之（界）相」。
    不宣稱所有一切的（界）相而共接（許），稱為「無（界）相」。
    宣稱諸（界）相之後，站在諸界相之外而共結「許」，稱為「站在界外共結」。
    在河川等共結［許］，成為「在河川、海洋、天然湖泊共結［許］」。
    由「諸比丘，一切河川非界，一切海洋非界，一切天然湖泊非界」之語，即使共結（界）也是未共結［許］（界）。
    以自己的界和他人的界相重疊而共結［許］，稱為「界與界相重疊」。
    如果古代［舊］寺院的東方有芒果（樹）和閻浮（樹），這兩棵樹的樹枝互相附著，在那棵芒果樹的西方部分有閻浮樹，而寺院的界是在閻浮樹之內宣稱芒果樹而結成的。由後來在那座寺院的東方寺院為了結界而比丘們在芒果樹之內宣稱閻浮樹（為界相）而結（界），（這）也是界與界相重疊。
    有界與界相覆蓋而共結，如果自己在他人所結之界的全部或（其）部分之內共結界，則稱為「界與界相覆蓋」。
     於此以超越這十一種失壞界而共結［許］。
    「Tividhasampattiyutta三種成就相應」：以界相成就、眾成就、和羯磨語成就相應。
    於此「界相成就相應（名）為：山為界相、石為界相、、林為界相、樹為界相、道路為界相、蟻丘「塚」為界相、河川為界相（和）水為界相。如是在所說的八種界相，如其所得而屬於界相，於其界相向附近：（聞說）：「東方是什麼（界）相？」「山，尊者，這山是界相。」等方法，適當地宣稱後共結。
    當知這只是從歸屬於界相簡略而說。
    當純塵土、純岩石和兩種互雜而有三種山。
    從象的（身）量開始更高（大）的（山）歸 於（山）的界相；較低「小」的則不適合。
    在石為界相，鐵丸［礦］也稱為石。
    因此任何岩石以上等而言 ，以象（身高）為量而更低「小」的開始 而以低的區分三十二個糖團「塊」重量為
量歸屬於 界相，不得更小。若極大的頂部岩石也是可以（當界相）的。
    在「林為界相」：由內實心和內實心相混合的樹，只有四、五棵樹也是屬於林相，更少則不可以。
    「樹」從活到內實心，住立在地上，至少高度八指寬，周圍針棒之量也屬於（樹）相，較低則不可以。
    「道」有步「脛」道和車道。若人以步行隊或車旅對貫穿兩、三個村田所留下的足「輪」跡也歸於於相；沒有足跡則不適合。
    「蟻丘［塚］」：以高度來區分，最低為八指寬的高度，即使當天才生而如牛角之量的蟻丘也歸屬為相，較低的則不適合。
    「河川」再未結之界的特相中我們將說，那（河川）歸於相，其他則不適合。
    「水」凡是不正在流動的坑、池、湖、天然湖泊、鹹水湖海等靜止之水，乃至剛在地上所挖之坑，用水罐（水）來裝滿後，直到羯磨語才（誦）結束才止住也是歸屬於相；其他正在流動（的水），如前所說之區分時還不止住或裝進容器（的水）則不適合。
    「Parisasampattiyhutta眾成就相應」名為最少四位比丘來集，那些比丘站在村地「以結之界或河川、海、天然湖泊，再沒有（比丘）進入後，他們都在手臂距離之內或帶來意欲後共結［許］。
    「kammavacasampattiyutta 羯磨語成就相應」名為：「尊者們，請僧團聽我（說），已經宣稱了所有的（界）相」等方法，以所說遍淨的白二羯磨與而共結［許］。
     如是超越十一種失壞界於三種成就相應的以（界）相為相共結後所公訴的解當知為「已結之界」。
    以以結之界（破損之界）同共住之界（和）不離衣界來區分則有三種。
    「未結之界」有：村界、七個阿邦塔拉界（投石所及處）、潑水（所及處）界三種。
    於此，整個一村之地［田］名為村界。
在非村，在阿蘭若［森］周圍七個阿邦塔拉；名為七個阿曼塔拉界。
這裏的「非村」指溫加塔威塔等阿蘭若或海洋中或漁夫們無法到達的小島。
「周圍七個阿邦塔拉」指中等身材人站著在所有方向的七個阿邦塔拉，直徑「貫穿」則成十四個（阿邦塔拉）。於此，以個阿邦塔拉等於二十八肘之量。（約92.5公尺）
但此界由眾而增大。所以應當從（僧）眾的周邊來算阿邦塔拉。
如果有兩個僧團個別的舉行布薩，為了近行［準備］之義，在兩個七個阿邦塔拉之間應當保留另外一個七個阿邦塔拉。
有「諸比丘，一切河非界」等方法而排出河等為界的情況。
再者，如「諸比丘，凡中等（身材之）男子在河或海洋或天然湖波周圍投擲水，就在此處同共住，同一布薩」所說，此為「投水（所及處）界」。
於此，當再諸非法之王（統治）時，每半月、每十日、每五日尚未超過，於天降雨之際烏雲散去了，河流中斷，這不稱為河川。
就如在雨季四個月的下雨之時，水流不中斷。爭論在渡場或非渡場，，以眾學法「應當學」所來的特相，，遍覆三輪，安陀會未拉高而不過高，即使才浸濕比丘尼的下裙「安陀會」一、兩指寬之量，開始從源頭流入大海或池塘，這稱為「河川」。
「海洋」乃大家所熟知的。
 凡是未經（人工）挖掘自然［自生］的低窪處，從周圍流來的水而滿；如在河川所說的方式，止住下雨時的（雨）水，這稱為「天然湖泊」。
此外，凡是破了河川或海（岸）之後，汽水流出灌滿已挖掘的地窋處，如此特徵這也歸屬為「天然湖泊」。
「（舉凡中等）（身材之）男子的周圍投擲水（所及處）」：凡是在任何處所中等男子於其周圍投擲水（所及處）為限。就好像諸賭徒投擲木環［串］一般，如是中等男子用手捉持水或沙應當盡其所有力量而投擲，於其所投擲的水或沙所掉落之處，這稱為「投擲水（所及處）」。
「就在此處同共住、同一布薩」：就在這河川等投擲水（所及處）為限之界同共住和同一布薩。
而這乃指河川等之內而非其外，因此在河川或天然湖泊在四個月天然降雨之時，凡是被水所淹沒的地方與在海洋於自然漲潮後止住（所淹沒）的地方，從那裏開始即是淨地（kappiyabhumi）［允許的地］。可以處在該處後舉行布薩等羯磨。
即使在缺雨期或熱季河川和天然湖泊乾涸了，那也屬於淨地。如果在乾涸的天然湖泊挖地或播種（農作物），該處即成為村地［田］。
「凡是那淨地［允許的地］」所說，從此以外即不屬於投擲水（所及處）結；而在（七）內則屬於（投擲水所及處界）。
因此，應當從那些（河等）之內從（僧）中最周邊算起，周圍投水（所及處）為限來算。
如果有兩個僧團個別的舉行布薩等羯磨，為了近行［準備］之義，在兩個投水（所及處）之間應當保留另外一個投水（所及處）。
諸比丘在七個阿邦塔拉界和投水（所及處）界，從所處的地方算起，在規定的範圍之中彼此分離與手臂距離之外而住立，即使他們所處的地方沒有超過所規定的範圍，其羯磨也是違法的。
此乃（在）所有注釋書的結論。
如是當知為未結之界。
如是此界由已結之界（和）未結之界而有兩種。
此乃關於如前所說的：「而且它們處在同一界（內），（彼此）不分離欲手臂距離（之外）」。
彼等四位比丘處在同一界（內）彼此不分離於手臂距離（之外），，而此僧團的布薩羯磨稱為「已到適時」，而不是其他［非餘］。
如說：「諸比丘，我允許四位（比丘）（可）誦波提木叉」。
「Sabhagapattiyo ca na vijianti 以及沒有（違反）同分之罪」：於此，凡所有僧團非時食等同分的（罪）事犯輕罪，如此罪事同分稱為「同分罪」。犯了非時食之緣的罪同分者對非殘食［足食者］之緣的犯（戒者）前懺悔是適當的。
如果有違反同分（的罪），比丘門應當儘快地派遣一為比丘到鄰近的寺院：「賢友，你去懺悔那罪後回來，我們將向你懺該罪。」
如果能夠如此獲得者善［最好］，如不能獲得，應令聰明、賢能［有能力］的比丘白：「尊者們，請僧團聽我（說），此所有的僧團為犯同分罪，如果在見到其他清靜無罪的比丘時，（我們）將向他懺悔該罪。」說後，應當舉行布薩。
如果有懷疑，說：「尊者們，請僧團聽我（說），此所有的僧團對同分之罪懷疑，如果有無懷疑者時，（我們）將懺悔該罪。」後應當舉行布薩。
於此，如果有人正在想：「可以懺悔那同分之罪，即向一位（比丘）懺悔」，此懺悔也是善懺悔。
其他，以懺悔因緣和受懺因緣，懺悔者和受懺者兩者都犯突吉羅。那即成為不同的（罪）事。因此應當互相懺悔。由此他們就沒有罪。
其餘的共通［同分］之罪也應當懺悔或應當告（白）如果他們沒有這樣做而舉行布薩，以「尊者們，請告（白）清淨」等方式，有罪者舉行布薩所制，犯突吉羅。
如果所有的僧團有同分之罪，而不按照前面所說的方法奉行就舉行布薩，則如前所說的方式，所有的僧團都犯罪。因此有同分之罪，對僧團而言就不稱為已到適時。
以此而說：「及沒有（為犯）同分（得罪）」。
在沒有同分的罪和有非同分（的罪）都是已到適時。
「Vajjaniya ca puggala tasmim na honti 和此中沒有應被遣出人」；由「諸比丘，有居士在眾中不應誦波提木叉」之語為「居士（居家者）」；由「諸比丘，比丘尼在眾中不應誦波提木叉」等方式說比丘尼、式叉摩那［正學女］、沙彌、沙彌尼，舍（棄）學［戒］者、犯罪終（罪）事［邊罪］者（即四或八波羅夷）、與不見罪被舉者、與不懺罪被舉者、惡間不舍被舉者、黃門、賊住者、入外道者、畜生（趣）、殺母者、殺父者、殺阿羅漢者、姦汙比丘尼者、破僧者、出（佛身）血者，兩性［根］者，這二十一種人稱為應被遣出人。他們應當被遣出與手臂距離之外。
此中若有三種被舉者而舉行布薩，僧團犯波逸提；在其他（人共行布薩，僧團犯）突吉羅。
這裏，若是「畜生（趣）」禁止其受具足戒。（蒼蠅等則不足取）居家的外道也包括在內，也應被遣出。
如此當知由這四種條件所構成「已到適時」。
「Sangha uposatham kareyya 僧團當舉行布薩」：從此（語）也有另外三種布薩：「僧團布薩、群體［眾］布薩（和）個人布薩」。如此由舉行者［所作者］而說為三種布薩。
於此排除了其他兩種而只解說僧團布薩。
「Patimokkham uddiseyya 當誦波提木叉」：從此（語）也有另外三種布薩：「誦（戒）經，清淨［遍淨］布薩（和）決意布薩。於此由所舉行之方式而說為三種布薩」。
於此排除了其他兩種而只解說頌（戒）經。
誦（戒）淨名為誦波提木叉。它有兩種：「誦教誡波提木叉和誦威令波提木叉」。
此中，以「人如為最高自製，一切惡末作，不誹謗與不害」等方式所說（這）三偈稱為教誡波提木叉。
那教誡波提木叉只諸佛所誦，而非諸弟子。
以「尊者們，請僧團聽我（說），等方式所說稱為威令波提木叉」。
那［威令波提木叉］只由諸弟子所誦，而非諸佛。
只由此［威令波提木叉］之義為這裏的［波提木叉］之意。
在其他兩種布薩中，那情景布薩有自己對他人（告白）而相互告白而有兩種。
此中，這自己對他人而行以所以也有以自恣者河未自恣者面前而有兩種。
此中，在四個月的大自恣，已入或未入後雨安居者或破安居者對已（行）自恣者們，又已入或未入前雨安居或破雨安居者對已（行）自恣者們與身和合一致後說：「尊者們，我清淨，請你們（憶）持我『清淨』三次後應當舉行清淨［變淨］布薩」。
除了自恣日之外的其他時間，舊住（比丘）剛誦完波提木叉，未出或有些已出或所有（比丘）已出（布薩堂），有相等或較少數的（比丘）眾來，他們（客比丘）應對他們（舊住比丘）如所說的方式告白清淨。
由此行相互告白（清淨），有所作而有留和不留白（natti）兩種。
此中，若所居住的寺院於布薩日有三位比丘來集（應）有一位比丘說：「尊者們，請聽我（說），今天十四日布薩」或「十五日」後：「如果對尊者們而言已到適時，我們當舉行［作］相互清淨［遍淨］布薩。」而留白。上座比丘上衣偏袒右肩［一肩］，蹲踞［ukkutikam nisiditva 提起腳跟而坐］、合掌，應說：「賢友們，我清淨，請你們（憶）持我『清淨』」三次。其他（比丘）則改說「尊者們，後也應如此說」。
如此應保留白。
如果其處有兩位比丘居住，不保留白而以所說的方式應告清淨。
如果只有一位比丘，作完所有事前工作，自己知道沒有其他（比丘）到來後，說：「今天十四日我布薩」或「十五日」後應說：「我決意」，此為「決意布薩」。
當知如此由所舉行的方式而有三種布薩。
已經解釋了九種布薩。
當知已經解說了「由日為十五日，由舉行者為僧團布薩，由所舉行方式為誦（戒）經」具足如此三種特相的布薩。
於此，於布薩當天為舉行布撒，為了居住［繁榮、財物］而去看其他無比丘的不同共住者或有比丘的（不同共住者）之住處或非住處，除了僧團（一起去）［僧團的繁榮或財物］（和）除了障難外（犯）突吉羅。
「kim sanghassa pubbaccam 什麼是僧團的先前義務？」「Sangho uposatham kareyya 僧團當舉行布薩」如此與布薩的行事［工作］相結合而說布薩中僧團的義務。此乃由「諸比丘，我允許掃布薩堂」等方式，從巴厘（聖典）而來。
以及與諸注釋書：「掃地以及燈，水以及座坐，這些被稱為，布薩『前工作』。意欲、清淨、季節宣告，（計算）比丘人數以及教誡，這些被稱為，布薩『前義務』。」
如此以兩種名稱顯示九種事先前義務。
他（以）「已經做了那（義務）了嗎？」而問。
未作此（先前義務）不得舉行布薩。
以此，長老應當命令無病比丘的掃布薩堂。應當令準備飲用（和）使用（水）；應當令敷設座位；應當點燈。（如果）未作則犯圖吉羅。
長老在知道後，使（人）命令也是合適的。
「Chanda parisuddhi 意欲清淨」：此中為了行布薩僧團來集，（有）在外面已經參加過布薩（這）到來，（他）道集合之處後與身和合［一致］應當與意欲。
生病者或忙於工作者，他給與清淨也應當給與意欲。
當如何給呢？在一位比丘前（說）：「我給與意欲，帶去我的意欲，告（白）我的意欲」，此以有身或由語或由兩者，，當使了知。如此為已給與意欲。
未參加布薩的生病者或忙於工作者應當給與清淨。
當如何給呢？在一位比丘前（說）：「我給與清淨，帶去我的清淨告（白）我的清淨」，此亦即由身或由語或由兩者當使了知。如此為已給與清淨。（若）給於此［清淨］也應當給與清淨。此世尊說：「諸比丘，我允許與布薩當天有僧團之事［義務］（者）（可）給與清淨，能給與意欲」。
此中所給與的清淨是指致力於僧團或自己的布薩工作，而非其餘的僧團工作。
所給與的意欲是指只致力於僧團的布薩工作和其餘義務。而只是自己未行布薩。因此給與清淨也應當給與意欲。
前面所說的純意欲，或這意欲清淨，有一位（比丘）帶多位（比丘）去也是合適的。
如果他在路中見到其他比丘，他將那所持的意欲或清淨以及自己的意欲（與）清淨給他，而他帶去。
其他稱為貓鏈意欲清淨，他不帶去。
因此只應當自己到（僧團）幾何處告（白）。
如果故意不去意欲，犯突吉羅。
意欲、清淨只在手臂距離（之內）進行。（給、傳達、告）
「Utukkhanam季節宣告」：「寒［冬］等三個季節，若干次已經過去了，還剩餘若干次。」如此宣告季節。
「Bhikkhuganana比丘人數」—「多少［若干］為比丘在布薩堂集會［來集］」—諸比丘的人數［數目］。
這兩者完成後，應當舉行布薩。
「Ovàdo教誡」—教誡比丘尼。（若）沒有比丘尼（來）乞請教誡，可以不告（白）而舉行布薩。
諸比丘尼來後問：「明天布薩？」「這次布薩（在）十四（日）（或）十五（日）？」
又在布薩日（比丘尼）來後（說）：「尊者，比丘尼僧頂禮比丘僧足並乞請前往教誡，尊者，比丘尼僧實願能得前往教誡（者）。」
如此乞請教誡。
除了愚癡者、生病者（和）當離去者外，其他（人）如果是住阿蘭若者，也不得不接受。
因此那位接受的比丘在布薩堂應對誦波提木叉的比丘如此說：「尊者（們），比丘尼僧實願能得前往教誡（者）。」誦波提木叉的比丘應當說：「有哪位比丘同意教誡比丘尼（嗎）？」如果有比丘同意教誡比丘尼，那位（誦戒比丘）應當說：「某某名比丘同意教誡比丘尼，（但）願他（能）去比丘尼僧團。」如果沒有，以此他應問：「那位尊者敢（去）教誡比丘尼？」如果有敢（去）者應當說：「某某比丘同意教誡比丘尼，（但）願他（能）去教誡比丘尼僧團。」
如果沒有敢（去）者，誦波提木叉比丘應當說：「沒有比丘同意教誡比丘尼，請比丘尼僧團愉悅地努力！」
由此已說三戒所攝整個教（法）。
有那位比丘以「善哉（sadhu）」領受後，與半月的初日應當告比丘尼。
而比丘尼僧團也應當派遣那位比丘尼：「尊姐，去請問比丘尼僧團能得那位尊者為前往教誡（者）。」她以「善哉，尊姐們。」領受後到那位比丘（處），應如此說：「（能）得那位尊者去教誡比丘尼嗎？」那位（比丘）應當說：「沒有（任何）比丘同意教誡比丘尼，請比丘尼僧團愉悅地努力！」
她應當以「善哉，尊者。」而領受。
此就一位而說，（若）兩位或三位到來（也是相同）。而應當只有一位比丘尼說和領受。其他，她的同伴（此處斷句）？？此為12頁末尾。
如果比丘僧團或比丘尼僧團不滿（數）或雙方只有群體［眾］或個人。此中的語法為：「尊者，諸比丘尼頂禮比丘僧足，並乞請前往教誡（者）。尊者，諸比丘尼實願能得前往教誡（者）。」
「尊者，我頂禮比丘僧足，並乞請前往教誡（者）。尊者，（願）我能得前往教誡（者）。」
「尊者們，比丘尼僧頂禮諸尊者足，並乞請前往教誡（者）。尊者們，比丘尼僧實願能得前往教誡（者）。」
「尊者們，諸比丘尼頂禮諸尊者足，並乞請前往教誡（者）。尊者們，諸比丘尼實願能得前往教（者）。」
「尊者們，我頂禮諸尊者足，並乞請前往教誡（者）。尊者們，（願）我能得前往教誡（者）。」
「尊者，比丘尼僧頂禮尊者足，並乞請前往教誡（者）。尊者，比丘尼僧實願能得前往教誡（者）。」
「尊者，諸比丘尼頂禮尊者足，並乞請前往教誡（者）。尊者，諸比丘尼實願能得前往教誡（者）。」
「尊者，我頂禮尊者足，並乞請前往教誡（者）。尊者（願）我能得前往教誡（者）。」
那位比丘在布薩時也應當如此說：「尊者們，諸比丘尼頂禮比丘僧足，並乞請前往教誡（者）。尊者們，諸比丘尼實願能得前往教誡（者）。」
「尊者們，比丘尼頂禮比丘僧足，並乞請前往教誡（者）。尊者們，比丘尼實願得前往教誡（者）。」
「尊者們，比丘尼僧……。」 「尊者們，諸比丘尼……」。
「尊者們，比丘尼……。」  「頂禮諸尊者足……。」
「……頂禮」  「……頂禮並乞請前往教誡（者）。」  「乞請……。」  「乞請……。」 

「尊者們，比丘尼僧實願得……。」  「尊者們，諸比丘尼實願得……。」  「尊者們，比丘尼實願得前往教誡者。」  

在布薩堂由誦波提木叉者或遮白者或其他比丘，如果有比丘同意，以前面的方式應當說：「比丘尼僧……。」 「諸比丘尼……。」 「比丘尼……」  「前往」  「前往」  「前往」。如果沒有應當說：「比丘尼僧團愉悅地……。」  「諸比丘尼……。」  「比丘尼」  「努力」  「努力」  「努力」。
接受教誡者，在半月初日帶回後也應當說。
此中這乃簡略抉擇。
如此，比丘尼乞清較誡告後應當舉行布薩。
由此而說：「意欲、清淨與季節宣告，比丘人數與教誡，這些被稱為布薩前義務。」
「Pansuddhim ayasmanto arocetha 請具壽們告（白）清淨。」
（請）告（白）自己的清淨狀況。
「Patimokkham uddisissami 我將誦波提木叉。」：此乃對告（白）清淨之因語。從「諸比丘，有罪者不應聽波提木叉，若［凡］聽（者）犯圖吉羅。」之語。不清淨不能聽波提木叉。
以那：「請具壽們告白清淨，我將誦波提木叉。」於此已說：「僧團當舉行布薩，誦波提木叉。」這也應說“「我將誦波提木叉。」
如此實於前相結合而非與後（相結合）。［如此實乃入前後相結合？］ 這只是指語詞而已，從特徵上相一致，而非與所說［被說］的相結合。
為了僧團的和合，為了群體［眾］的和合，為了個人的說示［誦］而成為對僧團而言已誦波提木叉。
此乃這裏的特相。
因此這裏應當說：「我將誦波提木叉。」
「Ta§ sabbeva santà sàdhuka§ sunoma manasikaroma 一切在場者，我們完全地傾聽、作意（波提木叉）」。
「ta§」即是波提木叉。
「sabbeva santà 所有［一切］在場者」：凡是在那眾中的上座、下座［新（戒比丘）］和中座。
「Sàdhuka§ sunoma 我們完全地傾聽」：我們專心、作意地以耳門收攝［注意］一切心（念）。
「Manasikaroma 我們作意」：心一境［心專一］後，我們於心安住。
此中也有人以說「我將誦波提木叉」而說「你們傾聽、作意［注意］」相連接來理解，但這和「僧團當舉行布薩」不相一致。
和合的僧團舉行這布薩，實（由）誦波提木叉者和僧團所系屬者［僧團的成員］或者有僧團所系屬性而說：「我們傾聽、作意是適合的［相連接］」。現在說：「請尊者們告白清淨」。此處依照告（白）清淨而能顯示：「凡是有罪他應髮露」。
此中，「yassa siyà凡是有」：凡於六種方式當中以任何一種方式犯罪。「（所犯之）罪有從無恥、無智、悔疑性、於不允許[淨]允許［淨］想、於允許［淨］不允許［不淨］想、念忘失［忘記］」這六種方式而違犯。
什麼是有無恥而違犯？
知道那不允許的情況［非淨性］，搗碎而違犯。以及故意犯罪、隱匿所犯之罪，去不應去處［行非行處］,如此稱為無恥之人。所說也是如此。
什麼是又無智而犯？
無智之人實愚鈍、極愚癡，不知應作不應作，作不應作，遺漏所應做，由此由無智而犯。
什麼是由於疑悔性而犯？
依於所允許（和）不允許的［淨非淨］生起悔疑，問了持律者：「如果允許的［淨］應當作；不允許的［不淨］不應作，這是合適的。」搗碎而違犯。如此由悔疑性而犯。
什麼是由於不允許想而犯？
他吃熊肉（而以為這是）豬肉，於非時以（適）時想而進食。如此由於不允許想而犯。
什麼是由於允許不允許而犯？
他吃豬肉（而以為是）熊肉；於（適時）以非時想而進食。如此由於允許不允許想而犯。
什麼是由念忘失［忘記］而犯？
（應）同宿之衣而離（了衣）等念忘失而犯。
如此以這六種方式當中的任何一種方式違犯。「凡是有（yassa siyà）」:對於上座、中座或下座［新者］的七種罪聚［蘊］當中的任何一種罪之意。
「So  àvikareyya 他應當髮露」：希望她能對那罪懺悔或說明而說。
「Asantiyà   àpattiyà沒有罪」：凡是（如此）未犯罪或當犯了罪已再出罪或已懺悔或已告（白）（其）罪，那其罪就稱為沒有，如此，沒有罪應當（保持）沉默。
「Tõhivàvena kho panàyasmante parisuddhà ti vedissàmi 以（保持）沉默，我將知道諸具壽是『清淨的』」：由（保持）沉默的狀態。實在也是由原因而我將知道諸具壽是「清淨的」。
「Yathà kho pana paccekapuññhassa veyyàkaraõa§ hoti 正如單一的問題有（一個）回答」：就如應回答一個個別的問題。正如個別（的問答）而以那單一的問題問我，（我）知道後應回答而說。
「Evamevam rupaya parisaya yavatatiyam anusavitam hoti 同樣地在如此眾中，有至第三次的告知」：此中，有些阿闍梨如此說：「如是在這比丘眾中凡是有罪者，他應當髮露，沒有罪，應當（保持）沉默。以（保持）沉默我將知道諸具壽是『清淨的』。」告知三次。
「一個一個的個別地問我」應如此了知之義。
這是不適當的。為什麼？
從義和字［子音］來區分，稱（anusavanam）告知。從義和從字［子音］實都未破。例如在「第二次，我也說此義」等。
「Yassa siya凡是有」等三字（vacana）(無論)從義（或）從字［子音］都破。對那告知三次並不合適。
如果有這告知至（第）三次在誦（戒）序尚未結束即有罪，則不適合於無罪之地［田］而犯罪。
此外，「anusavitam告知」之字義改變為「ansavetabbam應告知」後「yavatatiyam至第三次」此於上面誦結束：「此處是否清淨，第三次我也問？」如此相結合，他如此說。
這也不適當。為什麼：義沒有結合。
這字有人誦「anusavitam(已)告知」有人「ansavitam(已)告知」。他們兩者都解說過去式，無未來（式）。
無論如何，此義有當說「將會告知」。如此由無意義而不適當。
如果在誦結束語詞相結合，則有「我將不髮露」，生起的心在（戒）序也完成，所說沒有妄語。為什麼？從「至第三次的告知中」之詞「至第三次」。只有此語沒有意義。
為什麼？在誦（戒）序缺少至第三次的告知，如此連接缺少，那也不適當。
「有至第三次的告知」此乃特相語詞之量。
由此而顯示此義。
這波提木叉稱為被告知至第三次。在那至第三次的告知時，若記得有罪而不髮露，以那至第三的告知而成故意妄語。
此依照［就如］告知至第三次稱為（已）告知。這能顯示「於此我問尊者們」等語。
這（問詞）在波羅夷等結束時出現，而非在（戒）序結束時，什麼不出現。
或者在誦：「髮露了實是這（比丘）的安樂」時接著說：「尊者們，已經誦戒序了，在此我問尊者們」等方式而應當說。
如此成為善誦的（戒）序，其他則是惡［劣］誦的（戒序）。
此義乃閱於在布薩犍度所說的：「『成為至第三次的告知』：一次也成為告知，第二次也成為告知，第三次也成為告知。」
此乃阿闍梨輾轉相傳的抉擇。
「Yo pana bhikkhu…pe…sampajanamusavad＇assa hoti 任何比丘…（在至第三次的告知，記得有罪而不髮露…則有知而妄語（罪）。」：有故意妄語，以此有突吉羅罪。
若沒有妄語的特相［妄語相］為什麼成為故意妄語呢？
當知「成為突吉羅罪」，此乃以乃以世尊之語，在語門無作［沒有成為］等起之罪。以及此：
 「沒有任何談說人，當無他人能說話，
能犯關語非關身，所問我此善思維。」所說也是（如此）。
「Antarayiko 障礙的」：為了（罪）事而追悔，則阻礙了喜『愉』悅等之生起，造成了證得初禪等之障礙。
     「Tasma 因此」：由這不髮露而稱為障礙的故意妄語。
「Tasma saramanena 因此記得」：知道自己有罪。
「Visuddhapekkhena希望清淨的」：欲［想要］出罪、欲［想要］清淨。
「Santi apatti有罪」：（違）犯而未出之罪。
「avi katabba 應當髮露」：應在僧團中或眾［群體］中或一人表明［告］，乃至應對臨座比丘說：「賢友，我犯了某某罪，從此除了後［因此出了（罪）］我將懺悔該罪。」
如果只是懷疑，應當說：「賢友，我懷疑某某罪，若在沒有懷疑時，我將懺悔該罪。」
「Avikata hi＇ssa phasu hoti 髮露實是這位（比丘）的安樂」：此中「髮露」為透露、表明之意。如在「Alajjita無恥」等，這也是（動）作之義的主格。
「hi實」只是不變詞。
「assa這（比丘）的」：這位比丘的。
「phasu hoti 安樂的」：對這初禪等之安樂。沒有追悔等根源，以喜『愉』悅等而成就快樂地行道之意。
如此疑悔度脫的波提木叉注釋之（或）序注釋已結束。
現在緊臨［無間］著（戒）序的是「此中這四tatr’ime cattaro」等波羅夷篇。
此處「tatra此中」於那「我將誦波提木叉」如此所說的波提木叉。
「Ime這（些）」：現在應當說所對的事。
「Cattaro四」：數目的區分。
「Parajika波羅夷」：如此之名。
「Dhamma（諸）法」：（諸）罪。
「Uddesam  agacchanti誦出來」：以同形而應該誦出來，（應當以同形而誦出來）不像在（戒）序「yassa siya apatti凡是有罪」只是以共通之語。
「Yo pana 任何」：以短長等、性等而區分，任何人。
「Pana」：不變詞［質詞］。
「Bhikkhu比丘」：（善）來比丘得具足戒、行皈依得具足戒、領受教誡得具足戒、問答得具足戒、領受尊敬法得具足戒、以（遣）使得具足戒、八語的具足戒、白（第）四羯磨得具足戒。在這八種具足戒中以不動（搖）應理［原因適當］的白（第）四具足戒羯磨而（成）以（的）具足戒。
當知以那羯磨的對象［事］、白、隨告［隨（羯磨）語］、界、眾成就而成不動性。
「vatthu對象［事］」：即是期［希］望（受）具足戒的人。
當知那（對象、人）除了未滿［不足］二十歲的人、先前犯最終（罪）事［邊罪］者和十一種不能（出家受具足戒）的人。（共十三種）。
此中，未滿二十歲名為：從取結生開始［算起］尚未圓滿二十歲［年］。
先前犯最終（罪）事［邊罪］（者）名為：先前曾經違犯四他勝（parajika）（法、罪）之一。
黃門（pandaka）等即在說應被遣出之人所說。
除了asitta撒布［混合］半擇迦和嫉妒半擇迦外，突變［突襲］半擇迦、非男（非女）［中性］半擇迦和於半月［半邊］處於半擇迦狀態的半月［半邊］半擇迦即是此義。
賊住者有：外形之賊、共住之賊（與）上兩者之賊三種。
此中，凡自己出家後不算比丘戒臘（vassa），不依年紀接受比丘或沙彌頂禮，不擋住座位，不在布薩等出現，此以非清淨心性而只是外形的盜賊名為外形之賊。
凡被比丘們所擯出的沙彌，不脫去袈裟而幹於從事淫欲法；後再著上（袈裟）自稱是沙彌，比丘門所給的外形不遍舍，這不是外形之賊。接受順著［隨順］外形而共住，（者）也不是共住之賊。他只是關於違犯最終（罪）事［邊罪］者。
凡是沙彌去到外國後，算比丘的戒臘，依照年紀接受頂禮，擋住座位（拒絕讓座），在布薩等出現，這只是共住的盜賊性而已，名為共住之賊。
計算比丘的戒臘等，一切所作的區分，當知是這裏的共住之義［有共住］。
已經舍（棄）（戒）學想：「沒有人知道我。」再如此從事也是同樣的方式。
凡是自己出家後去到寺院（vihara）,依照年紀接受頂禮，擋住座位，算比丘的戒臘，在布薩等出現，此外形與共住的盜賊，名為兩者之賊。
違犯了最終（罪事）以（如）丟棄重擔般地脫去袈裟；後再披覆而如此從事也是同樣的方式。
這三種賊住即是此義。除了這三種外：
若人凡由王、饑荒、曠野、病或怨敵的怖畏
為此目的或取此所持之衣而成為外形［相］（之賊），
他以（意）清淨，期間不接受［同意］共住，
此乃不名所說的賊住者。
凡是已受具足戒者，希望成為外道的狀態，自己取kusa茅草衣等而成為外道的外形；或是在他們之前而出家；或者裸體而到活命外道而受持他們的禁戒者，此名如外道者。
除了人類［生類］外，所有［一切］其餘的名為畜生趣。
自己是人身故意地奪取其人類［生類］的生母之生命，此名為弑母者。
弑父者也是同樣的方式。
凡是故意奪取乃至處於在家外相之人類［生類］漏盡者的生命者，此名為殺阿羅漢者。
凡是淫汙清淨比丘尼的三道之一道者，此名為淫汙比丘尼者。
就如Devadatta提婆達多的邪法、邪律教說一般，凡是以四種羯磨之一種而破裂僧團者，此名為破僧者。
就如Devadatta提婆達多一樣，凡是以邪惡心、殺害心使活著的如來身上流出血，即使只是小蠅的飲量，此名為出（佛身）血者。
若人從生女相之業與從生男相之業兩者兩種性［根］都有，此名為兩性［根］者。
如此這十三（種）人非受具足戒之對象［事］。
除了這些之外，若有其他期望受具足戒者，由對象［事］成就而成為不動搖的具足戒羯磨。
什麼是以白成就而成不動搖呢？
未執取對象［事］、僧團、（個）人、白和留白在後，有這五種白的過失。
此中，「這某名」未稱呼期望受具足戒者，名為未觸及對象［事］。
「尊者們，請僧團聽我（說）」於此說了「尊者們，請聽我（說）」而未觸及「僧團」，名為未執取僧團。
「向某名期望受具足戒」未稱呼戒師［和尚］，名為未觸及（個）人。
完全沒有宣告（所有的）白，名為未觸及白。
首先羯磨語完了後說：「此是白」後說：「僧團（容）忍了［容忍僧團了］」如此稱呼白名為留白在後。
如此解脫這些過失，成就了白，以白成就而成為不動搖。
以隨（羯磨）語［隨告］而成為不動搖也有：未執取對象［事］、僧團、（個）人、捨棄宣告［即羯磨語］（和）於非時宣告，這五種隨（羯磨）語［告］的過失。
此中，為（執）取物件［事］等與（上面解釋）白處所說相同，此三種於隨（羯磨）語［告］處有些處未（執）取，即為未（執）取。
只宣告四次白，而完全沒有說所有的羯磨語都沒有說羯磨語；或者在羯磨語中間字或句末宣稱或惡劣地宣稱，名為捨棄宣告。
首先白在未留宣告的空間即唱［作］隨（羯磨）語［告］，名為於非時宣告。
如此，解脱这些过失，成就了随（羯磨）语，以随（羯磨）语成就而成为不动摇。
超越了先前所说的界失坏之特相，而作成［结成］的界，以界成就而成为不动摇。
那些应该来（参加）羯磨的比丘没有来［不足法定人数］；应（给与）意欲的（其）意欲没有带来；现前［当面］呵责［反对］（羯磨时）这三种众的过失。
解脱这些众的（过失），以众成就而成为不动摇。

适合原因性［应理］，适合於大师之教，名为应理［原因适当］。
如此，凡以如此不动摇、应理［原因适当］的白（第）四具足戒羯磨而（成）已（得）具足（戒）者，即是这「比丘」之意。这些从制罪（和）余处辑录［收集］而来。

「Bhikunam sikknasajiva samapanno 得到［受持］了比丘们的（增上戒）学与（学处）共同生活」：凡比丘们的称为增上戒之学，以及与该处一起生活，成为同一生活，共同生活。得到了世尊所制定成为学处的共同生活和於此学习的状态，为得到了比丘们的（增上戒）学（和与学处）共同生活。从（戒）学圆满和不违反共同生活（学处），从这两者著手之义。

「Sikkham apaccakkhaya dubbalyam anavikatva(既)未捨棄（戒）學，（也）沒有表明贏弱」：凡是不排拒那已受得的（戒）學以及不說明那已受得的共同生活（學處）之怯弱狀態。
這裏知道以缺少心、田、時式、方式［加行］、人、瞭解［知解］之捨棄（戒）學，當知為未捨棄。」為什麼？希望從具足戒的狀態改變［離去］的心而成捨棄（戒）學，非嬉戲、非吼叫而說。如是以心而成捨棄（戒）學，非以那（心）不存在。
像此：「我捨棄佛，我捨棄法，我捨棄僧團，我捨棄學毗奈耶［律］、波提木叉，誦示、戒師［和尚］、阿闍梨、弟子（自己的戒子）、依止弟子、等同戒師者、等同阿闍梨者，同梵行者。」如此以佛等而說為十四種。
「請你憶持我為『在家人』；請你憶持我為『優波塞』、『僧寺居士』、『沙彌』、『外道』、『外道弟子』、『非沙門』、『非釋迦子』。」如此以在家人等而說為八種。
這二十二種田［生處］字［句］，反取其中一種（或）有同義語，以其希望說而說而成捨棄（戒）學，而非取樹等之任何一種名稱而捨棄。如是以田而成捨棄，非以缺少。
這裏，若在「我捨棄」和「請憶持我」所說為正在說時之語。
以及凡是以：「夠了，我（不需）佛」、「我何需佛」、「佛於我無益」、「我完全脫離佛」等方式，所說未觸及時式，由前面（所說的）十四字［句］相結合而說「夠了，我（不需）」等四句［字］和其有同義之語詞而成捨棄。
而不是以「我已捨棄」或「我將捨棄」或「你已經憶持我了」或「我將憶持」或「我是否可以捨棄」等過去、未來、假定的語詞而說。
如是以正在說的時式和以未觸及時式而成捨棄，非以缺少。
方式［加行］有：身的和語的（方式）兩種。
此中，以「我捨棄佛」等方式乃由身之發語表［區分］而說話，而只以語的方式而成捨棄。不是以寫字、或以手勢顯示的身之方式所做。
如是只以語的方式而成捨棄，非以缺少。
人有捨棄者和捨棄所對這兩種。
此中，捨棄者沒有瘋狂、心亂、痛惱中之一種者，所對捨棄者若是人（生）類，以及沒有瘋狂等之一，和現前而成捨棄（戒）學。（若）以（遣）使或文字（葉）不現場的告知將無效。
如此以如所說的人而成捨棄非以缺少。
知解也有以已決定（和）未決定兩種。
此中，凡是決定後說：「或我說這些」，若他以如普通世間人之語，聽後在轉向時即知解，如此只是語之無間。以「對這不滿［痛苦］」或「希求居家狀態」，知解任一行相之捨棄（戒）學，此或成為捨棄（戒）學。
又在後來［後分］想；「所說的這是什麼？」後而知解，或在其他（時人）而知解，此或不成為捨棄（戒）學。
以未決定而告知，如果以所說的方式，而那人「人生類」知解語義，此或成為捨棄（戒）學。
如是以知解成為捨棄，非以缺少。
若人乃至以嬉戲而捨棄，這或成為未成為未捨棄（戒）學。
如是這些以心等所說的方式，所有以沒有捨棄（戒）學而成捨棄或未捨棄（戒）學，有些是沒有表明贏弱。
「Methunam dhammam patiseveyya假如從事淫欲法［性交］」：以貪欲的纏縛同等的兩方之法為淫欲法。「假如從事」：假如從事、假如違犯。
「Antamaso 乃至」以一切最極限而區分。
「Tiracchanagataya pi 即使雌性畜生［旁生」趣」即使以結生的雌性畜生趣。此是隨制。
「Parajiko hoti 成為波羅夷」：遭遇為他所勝、失敗。
「Asamvaso 不共住」：與清淨比丘在此一起住，同一羯磨等三種共住。而他沒有在一起為不共住。於僧團羯磨此人也不是（僧）眾的滿足者。
這些是文句的解釋。
此處的抉擇為以人、非人、畜生趣有三種雌［女］性。她們以大便道［途徑］、小便道（和）口道各三種道而成九道。諸兩性［根］這也是同樣地（有三道）。
諸雄性［男性］以大便道（和）口道各二種（道）而成六（道）。半擇迦［黃門］也是同樣地（有兩道），如此有三十道。
自己或他們的任何一道，有隔［包覆］或無隔，或對其死屍未被食啖而非被自然風接觸的濕處，任何比丘以從事（性交）的心無論自己的生殖器有隔［包覆］或無隔而插入，（乃至）以芝麻子的的量，或被他人插入，在已插入、停住（或）拔出中之若有受樂，此名為犯了他勝罪。
這乃（只）是以不共通判決（抉擇）。
為了一切學處共通判決［定］，此本母（matika）為：
「因緣、人、（罪）事、和制定的方法，命令、（有）罪、無罪、失壞和構成要素，等起方式，以做、想、心的種種性。罪、業的區分，兩組三法的方式也如此。了知了這十七種共通的特相而確立，知者於一切處如其所適地結合。
此中，「nidana因緣」名為毘舍離、王舍城、舍衛城、阿拉威、犞賞彌、釋迦（和）跋長七種制定的處所［地方］。
這實是一切學處的因緣。
「puggala人」名為由其為開端因而制定學處之人。
「vatthu 故事」名為那人所違犯的而說。
「pannatti vidhi制定的方法」：由制定、隨制、未生而制定一切處制定地方制定、共通制定、非共通制定、一方制定（和）兩方制定，九種制定。
這裏，未生而制定名為在未生起過失即已制定。這只有在諸比丘尼接受八尊敬法而來，他處沒有。
以持律者（第）五（人）眾受具足戒、多重鞋、經常沐浴、皮革敷具，以這四種名為地方制定。在中部地域［中國］則成（有）罪。這些只有制止經常沐浴在波提木叉中而來。自此沒有其他的地方制定之名，而所有的只是一切處制定而已。
二法的共通制定和二法的一方制定是同義。
因此，除了未生而制定和二法的一切處制定和二法的一方制定，以其餘的四種制定當知一切處判定［抉擇］。
「anattapattinapattivipatt命令、罪、無罪、失壞」：此中「命令」說為下命令。
「罪」：以前方便［加行、努力］等而区分罪。

「无罪」：已不知等无罪。
「失坏」：戒、正行、见、活命之一种失坏。
「anga构成要素［支、分］：当知於一切学处罪的构成要素。」

「samutthanavidhi 等起方式」：一切罪以身、语、身语、身心、语心、身语心，这一支、两支、三支、六（种）等起，而说为学处等起。此中前面三（种）是无心的，而后面（三种）是有心的。

罪之等起有以一或二或三或四或六（种）所等起，而没有五种等起之名。

此中，一（种）等起名为以第四和以第五和以第六等起而等起，而非以其他。

二（种）等起名为以第一、第四和以第二、第五和以第三、第六和以第四、第六和以第五、第六等起而等起，而非以其他。

三（种）等起名为第一（前）三和后三等起而等起而非以其他。

四（种）等起名为以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和以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等起而等起，而非以其他。

六（种）等起名为以六同时［都］等起。

如此：「一（种）等起（有）三种，两（种）等起（有）五种，三、四（种）等起（各有）两种，六等起（有）一种。」一切等起有十三罪。

以第一制定的学处所等起可得十三（种）名称。

第一他胜等起、不与取等起、媒介等起、劝告…、迦提那…、羊毛…、以句法…、行道…、贼商…、说法…、告实…、贼女受具…、不听许等起。此中由身、心等起，这名为第一他胜等起。
那以有心三（种）等起所等起，这名为不与取等起。
那以六（种）都等起，这名为媒介等起。
那只以第六等起，这名为劝告等起。

那以第三、第六等起，者名为迦提那等起。

那以第一、第四等起，这名为羊毛等起。

那以第二、第五等起，这名为以句法等起。

那以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等起，这名为行道等起。

那以第四、第六等起，这名为贼商等起。
那只以第五等起，这名为说法等起。

那以无心三（种）等起，这名为告实等起。

那以第五、第六等起，这名为贼女受具等起。

那以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等起，这名为不听许等起。

如此以这等起的方式当知（在）一切处判决［抉择］。

「kiriyasannacittehi nanatta 以做、想、心的种种性」：了知了一切罪以做等而成种种性，当知一切处的抉择。一切罪以做、未做而成五种。

这即是：有罪从做等起，有从未做，有从做未做，有从可能做从可能未做，有从假如做从假如做未做。

此中，如於掘地，若以身或语做了而成违犯，这名为从做等起。

如第一迦提那罪，若以身、语应做而未做，这名为做未做等起。

如从非亲戚的比丘尼手中接受衣罪，若做和非做，这名为从做、未做等起。

如接受金钱罪，若可能做和可能未做，这名为从假如做而犯、从假如未做等起。

如建造小房罪，假如做和假如做、未做而犯，这名为从假如做、从假如做未做等起。

再者，［以乃］一切罪以想而成两种：想解脱（和）非想解脱。

此中，凡是由缺乏违犯想而解脱，这是想解脱，其他的是非想解脱。

再者，一切（罪）以心也成两种：有心的和无心的。

此中，凡只由有心的等起而等起，这是有心的。

凡以无心的或以与有心相混合的而等起，这是无心的。

「vajja kammappabheda罪、业的区分」：此中，一切罪以罪而成两种：世间罪（和）制定［所制］罪。

此中，只有在那有心一边的不善心，这是世间罪；其余的是制定罪。

一切（罪）以身业、语业（和）这两者而成三种。

此中，应在身门（被）犯的，成为身业；应在语门（被）犯的，成为语业；应在两处（被）犯的，称为身业和语［口］业。没有意门罪之名。

如此，这以罪（和）业的区分，当知在一切处的抉择。

「tikadvayavidhi 两组三法的方式」：善三法、受三法的方式。

犯戒之时以不善心犯或善无记心。

同样地，（犯戒之时）具有苦受或具有其他两（种）受。

如此，有在一切学处以不善心、一（种）心；以善无记心、两（种）心；一切［所有］三（种）心。

（有在一切学处）以苦受、一受；以乐、舍两［二］（和）受；以一切［所有］三（种）受。

只能得到这样的区分，而不是其他［非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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